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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桥坐落在流经攸县北部的沙河上，

西北端为皇图岭镇皇图村下王家村民小组，

东南端为皇图岭镇港口村推上村民小组。港

口亦称港口上，发源于攸县大桥观音山东南

麓的沙河，流经丫江桥、槚山、网岭、坪阳庙

后至此河道较宽，水流变缓，在水运兴盛的

年代，丫江桥、槚山等地的船舶顺沙河而下，

经铁河、绿水可达湘江，因这里离皇图岭集

镇较近，逐渐成为人货集散地，形成较大的

码头，便之为港口，桥以地而名。

港口桥为五拱紫色页岩石拱桥，桥拱曲

面为半圆形，长 58.6 米，宽 5.0 米，桥面离沙

河河床约 7.0米。桥栏和桥面为三合土筑成，

表层植入鹅卵石。桥栏两端各有二尊石狮，

人们上下桥需攀爬 13 级石台阶，台阶与桥

面中线铺宽约 0.4 米的“路心石”，方便独轮

车通行。桥的迎水面有 4 个墩台，上、下游各

有长约 4 米的红石砌墙的护堤，东南岸靠港

口为洄水湾，护堤墙更长，水也较深。沙河在

港口桥上游的丹塘村文家岭有丹陵石拱桥，

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在下游约 2.0 公里的

富厚村桥头村民小组有窑溪石拱桥。这两座

石桥均为紫色页岩材质，现仍能正常使用。

港口桥是皇图岭镇区通往高枧、市上坪

等地的必经之桥，离桥的东南端约 500 米处

有三叉路口，往北经大户坪、龙塘冲，可达市

上坪、河田、长桥及萍乡东桥的边山等地，往

东经天子坪可达高枧、山关、界头及黄丰桥

等地。

港口桥桥面用 5 根木料拼接而成，宽约

0.7 米。因受沙河涨水影响，毁了又建，建了

又毁，每遇狂风暴雨，常有走在上面的行人

落水。沿河村民为此伤透脑筋，但问题长期

得不到解决。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改木桥

为石拱桥，建设港口石桥的主要倡首人为邑

人刘光庭。

刘光庭（1835—1914），字润年，号五十

六爷，高枧鹏乐芹田人。芹田是闻名攸县北、

醴陵南的鸭苗孵化之地。刘光庭常年做鸭崽

生意，需挑着鸭苗经过港口木桥往返芹田和

皇图岭墟场之间。有次刘光庭亲眼看见一女

人掉入河中，被水淹死。当日，他对天起誓

说：“菩萨保佑，日后发了财，就倡首在这里

修座石桥。”后来，刘光庭果然交上好运，鸭

崽生意赚了个盆满钵盈。于是，他决定兑现

自己的诺言，邀请丁文清、刘菊茂等当地富

绅为伴，走村串户上门募集建桥资金。

刘光庭等人商定募捐先从高枧东藏富

豪欧阳家开始，目标是开头一笔捐款至少要

达到 300 串铜钱。但当他们登门求捐时，东

藏欧阳家女主人欧九娘却始终咬定只能捐

100串。刘光庭等一气之下，断然谢绝了欧九

娘的好意，分文没收。临出门时，欧九娘还打

赌说：“鸭崽客，你若修成了港口石桥，我欧

家 300 串铜钱用官杆抬上门。”刘光庭等听

着这话没有搭理，心里却打起“响”鼓，如何

才能争出这口气？

次日，刘光庭与丁文清又早早起来跑到

高枧旸谷里，找到士绅丁岚岩（1848—1913）

谈及建桥一事。丁岚岩俗称岚岩胡子，诰封

奉政大夫，民国初年，他在攸县、醴陵、萍乡

拥有万担田租。他还在高枧建成日式豪宅一

栋，豪宅有 141 间房屋、8 个天井。他是清末

民初攸县“八大家”之一，为攸县北乡首富。

丁岚岩听罢刘光庭、丁文清的介绍，对他俩

的胆识与义举大加赞赏，当即捐铜钱 500

串，增其信心，并表示尽力协助开导高枧士

绅富户捐助。刘光庭、丁文清经丁岚岩鼓励

后，信心倍增，又来到高枧牛形里富户丁永

吉家，丁永吉知其来意后，慷慨捐资 400 串

铜钱。

接受丁永吉的捐助后，刘、丁又马不停

蹄返回到茅坪村江背富绅家中。这些富绅听

说为修港口石桥写捐，一致拥护。四十八爷

当即捐助 400串，丁福成捐出 400串，丁寿伦

捐助 200串，丁耀恒认捐 600串。

建桥募捐开局即胜，首日就募集到 2500

串铜钱。当晚，按照丁岚岩的吩咐，成立了建

桥筹备会，设址办公，并把捐赠告示张贴在

皇图岭、湖南坳、市上坪和高枧等地的交通

要道、民居屋场。经过宣传发动，捐款人不

断。有一天，刘光庭坐下理发，为接受捐助，

竟离座三次。东藏欧九娘眼观耳闻，深为遗

憾。一日，欧九娘携带 300 块银洋，持数封鞭

炮，坐着轿子亲自送捐上门。当她取出鞭炮

准备燃放时，刘光庭急忙上前夺过在手，说：

“鞭炮不必放，礼更不应赔，要不是你促我一

把，说不定也不会有今天……”

有志者事竟成，经过两年的努力，在刘

光庭、丁文清等人的主持下，港口石桥终于

竣工通行。石桥取代木桥后，极大地方便了

两岸人员的往来。

上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笔者与生产队

社员在送征购粮时，常用小角箩挑着三四十

斤稻谷，从高枧出发，步行约 4 公里到港口

桥才天亮，趁早赶到皇图岭粮站等候工作人

员上班过秤。那时，从高枧山关小江边为供

销社用独轮土车运送竹尾、毛竹、冬茅杆、土

纸等山货，到港口桥时都应停下来互帮互

助。一人在车头前面用劲拉，车主在车后叉

开“八字脚”，身体前倾，使尽气力向前推，两

人配合，一车土货才能到达桥面。下桥时，正

好相反，前面的人应面朝推车人，驼背弓腰，

双手紧推独轮车，脚板往后退移，推车人身

子向后仰倾，叉开“八字脚”小步慢行拉住土

车。上下桥虽然距离不长，只有个别“大力

士”才能独自推车上下。因通过的人多车多，

桥端路面和桥面中线的“路心石”被磨蚀凹

陷出 3 厘米左右的深槽，车轮只有顺槽而

行，想另辟蹊径几乎没有可能。

港口桥的东南端河岸地势较高，视野广

阔，为冲积土壤，不易受涝，很适合农作物生

长。这里的居民以邓姓为多，是井头邓氏嗣

孙。港口桥的西北端地势较低，是一片约 300

余亩的平地，易受洪涝灾害，离桥不到 100

米有座飞檐翘角、金碧辉煌的“惦江寺”，是

民间祭祀“胡老爷”的场所。这里每年农历七

月初六举行庙会，信士云集，热闹异常。桥墩

下游约 500 米，沙河在龙家洲绕了个半圆形

河湾，旧时沿河岸及龙家洲屋场筑有堤坝，

以阻断洪水入宅。集体经济时期。这里虽为

一处大屋场，却分为上龙家、下龙家两个生

产队。1975年 8月 4日晚，皇图岭、高枧、市上

坪、黄丰桥等地遭遇百年罕见的暴雨，龙家

洲的房屋全被洪水冲垮。灾后，政府统一选

定在皇图大队罗嘴场山地建设灾民“新村”。

罗嘴场离龙家洲约有 2 公里，近 50 年过去

了，搬迁到罗嘴场的村民至今没有回迁，但

名称仍为下龙家、上龙家村民小组，相对这

两个村民组的耕地，其住居地实为一块“飞

地”。

因车流荷载大，港口石桥的石材年久风

化，1996 年，县政府曾拨款 3 万元进行加固

维修。2011年 6月 24日晚，有一拱自然垮塌，

当夜一部摩托车连车带人冲入河中，皇图岭

镇人民政府旋即架设便桥保障通行。当年，

攸县人民政府投资约 210 万元在石拱上游

约 2 米处新建了一座长 65 米、宽 7.0 米、高

5.5 米的 4 孔砼台墩钢筋混凝土预制梁桥，

2012年 6月 2日竣工通车。自此，历经百年风

雨的港口石桥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慢

慢湮没在历史的烟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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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藕煤的日子
陶小忠

近日，有藏友晒出了他收藏的 20世纪 80

年代北区煤店租车费收据，这不由得让我想

起保留多年的居民用煤供应证和多张藕煤

票，当年借斗车前往买藕煤的多幅场景就像

过电影一样突然冲开了记忆闸门。

20世纪 70年代，城市居民烧水做饭普遍

开始使用一种叫藕煤的成品煤。藕煤，又叫蜂

窝煤，是一种将散煤、少量黄土和水掺和，用

藕煤机碾压后的成型煤。由于它呈圆柱状，中

间有多个管状的孔，类似藕，故得名。煤炉烧

用藕煤，火力大，燃烧更完全，续火能力也强，

还节能，一天烧上 3坨就可以了，因此很受欢

迎。

不过，那时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物资供应

全凭票证购买。从我保留的居民用煤供应证

的记载来看，1971 年四口人藕煤供应量为

140 斤，平均每人 35 斤，如一人立户，则有 50

斤。从我保留的 1974 年的藕煤票则可以知

道，100 斤藕煤售价是“壹元陆角伍分”，200

斤藕煤的售价是“叁元叁角整”。从我保留的

1989 和 1990 年的藕煤票来看，如果不买藕

煤，也可换买散煤，其比例是 50 公斤藕煤能

换买散煤 42.5公斤。以此类推。

藕煤虽好烧，但一直面临供应紧张和买

煤难的问题。记得那时我住在贺家土电厂生

活区，贺家土当时聚集了电厂、洗煤厂、麻纺

厂等多个单位的职工家属，但只有一个小小

的供煤站，站里也就两台藕煤机做藕煤。我和

爱人都上长白班，只有星期天才能去煤店买

煤，每次买煤都好像去上战场一样。一大早起

来，先要去租借车子，然后赶往煤店去排队，

往往要排上一两个小时才能买上煤。藕煤往

往现打现提，于是机器旁分别站着两个购煤

户交替接煤，不能有些许怠慢。我俩一人接

煤，另一人往斗车中放，那专注和紧张不亚于

打仗。如碰上藕煤机出问题，有时买一车煤要

花上大半天工夫，一个星期天就没了。我父母

亲年纪大了，不能自己去买藕煤，做儿子、媳

妇的我们便借了一辆送货的脚踏三轮车，一

趟一趟从六〇一煤店（六〇一煤店离株洲货

运火车站近，供煤相对宽松）买煤，推上十多

公里，送到父母亲居住的 430工厂生活区。

有时买藕煤不方便，还买散煤自己回来

做。那时，开始流行一种手工做藕煤的模子，

十多二十块钱一个，或找别人借，或买上一

个，星期天便可以大施拳脚了。有很长一段时

期，星期天在工厂生活区到处可以看到有人

做藕煤、晒藕煤的画面。像这样的活我自然没

有少干。如果家里只有女孩子的，普遍是喊来

男朋友来做，帮丈母娘做藕煤成了准女婿进

门的一块敲门砖。

这种日子一直持续到上世纪 80 年代后

期才有改变，一些单位开始使用上了液化气。

1988 年，株洲成立了煤气公司，一部分厂矿

开始使用煤气。而我这个时候由于租住夫人

单位的住房，单位小而仍然烧着藕煤，直到

1998 年再次搬回电厂生活区，才开始使用上

天然气，算是彻底告别了烧藕煤的岁月。

使用天然气，干净、快捷，安全又方便，自

然好过烧煤好多倍。从此，大家再也不用为借

车买煤难发愁了，身心得到彻底解放。正因为

这段经历，我把剩余藕煤票、供应证珍藏下

来，因为它们见证了一段历史，也时刻在提醒

着我：当我们在充分享受生活美好的同时，一

定不要忘记，是改革开放让我们的生活变得

越来越美好，越来越幸福！我们要感恩时代的

巨变，感恩那些让时代大船驶向光明和进步

的伟人！

湖南省服
暖意浓浓

谭庆楠

每到冬天，湖南的街上，身穿棉睡衣的

人随处可见。这棉睡衣，让整个湖南的人都

为它倾心，我们亲切地称之为“省服”。

棉睡衣比羽绒服还要保暖，湖南人几乎

是人手一件，哪怕是在外风光无限的明星，

回到老家时也会换回棉睡衣。它的温暖，最

日常，最平淡，像妈妈的陪伴，有着温暖时光

的力量。

湖南湿冷，又没有暖气。取暖几乎贯穿

了我们的整个冬天。而穿着棉睡衣生活，人

会特别松弛。没有束缚，只有舒服，温暖着我

们一步步走过严冬。我们的灵魂深处仿佛有

着同一个认知——穿上棉睡衣就很幸福。

我的第一套棉睡衣是妈妈买给我的。

“冬天要有棉睡衣，暖烘烘的。多买几

套，换洗也方便。”

我从小就穿着棉睡衣到处乱跑，不会觉

得有任何不妥。小朋友们穿着棉睡衣跳绳、

打弹珠。妈妈们穿着棉睡衣熏腊肉、打麻将、

逛街。爷爷奶奶们穿着棉睡衣在公园和菜市

场遛弯。只要天一冷下来，就会陆续有人换

上棉睡衣，衣服把我们裹得紧紧的，不怕湿

冷的风会灌进身体。

小时候，我在冬天总感冒，养病时经常

穿着棉睡衣，隔三差五就需要洗，而妈妈则

担此重任。小孩子不知道用手洗一件棉睡衣

有多难，平时也不会特别去注意什么，袖口

就成了“重灾区”，经常黑得像块抹布。妈妈

总有魔法使它们焕然一新。有一次，我试着

自己洗棉睡衣，洗了整整两个小时，袖口还

是灰蒙蒙的。妈妈看得心急，索性从我手上

抢过去，三下五除二就洗得发亮。从此，我更

加爱惜我的棉睡衣了，妈妈在我的心中也更

“神”了。

棉睡衣不仅深受我们当地人喜爱，还能

征服外地人。

从贵州嫁过来的嫂嫂刚开始不敢穿棉

睡衣上街，可在穿过之后也爱上了。她笑着

说：“还是你们省服给力，把羽绒服都干掉

了，我现在都不想脱下来了。”确实，比起别

的衣服，棉睡衣更柔软，也更暖和，我们手挽

着手在街上打闹，衣服不小心碰到脸，也不

会觉得冰。寒风把我们吹得越来越紧密，我

们对棉睡衣的依恋也越来越深。

湖南人会用六个字形容省服，“霸得蛮，

耐得寒”！霸蛮是一种霸道的蛮劲，像是一股

桀骜不驯的劲头。我们这群人，对世俗的眼

光很不在意，始终专注于自己眼前的事情。

棉睡衣更能耐寒，我们就穿出去了，一穿就

是几十个年头，舍不得脱掉。

在多少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日子里，

棉睡衣无声无息地陪伴着我们。时间越久，

暖意越浓，然后慢慢在棉睡衣上凝出一层温

情。

湖南人爱美，却始终无法在冬天离开棉

睡衣。似乎再冷的天，穿上“省服”，就有了暖

洋洋的丰盈。那是记忆深处的关爱，亦是结

伴取暖的温馨。我们在没有暖气的寒冬里坚

强不屈，捕捉每一个和煦的瞬间，让余生在

深入骨髓的温暖里，迎来生命的草长莺飞。

湖南的省服，棉睡衣，暖得不仅是身，更

是心。

假如还有下辈子
庞丽英

“假如还有下辈子，我依旧会爱你，相扶

相守不容易，我们彼此要珍惜。如果还有下

辈子，我依然会爱你，相偎相依在一起，不离

不弃走下去。”听着这段优美的旋律，我不由

地陷入了深思。

前几天看到一段视频：一位患病的年轻

女子化疗需要剃掉秀发，看着掉落一地的长

发，爱美的姑娘放声痛哭，手拿理发推子的

老公毫不犹豫地把自己也剃成了光头，以示

陪伴。那一刻，让无数网友相信世间真情可

抵万难，好的感情就是平淡岁月里的相扶相

守，在爱面前，所有困难都能迎刃而解。

从牵手到满怀憧憬地步入婚姻的大门，

每个女孩都希望自己所选之人，是一个能同

甘共苦、知行合一的伴侣，幸福地走过人生

每一天。可世事难料，生活常常会在不经意

间给我们开个或大或小的玩笑，来考验爱情

和人性。

熬过七年之痒，我们把家搬到了县城，

一边是紧张繁重的工作，一边是两个年幼的

孩子需要照顾，我是个急性子，做事总是力

求完美，每天睁开眼就如进入战场冲锋陷

阵，神经绷得像拉满的弓不敢有丝毫松懈，

终于，我的身体亮起了黄灯。

下午下班后我急匆匆地骑车赶往医院，

扎针、按摩、输液，没有明显效果。爱人陪我

到市医院检查、治疗，闻听别人说到所谓的

偏方，也会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外出寻医问

药，喝中药、打封闭针，我晕晕乎乎地奔波在

单位、家、医院之间，郁闷到想逃离这个世

界。

日子就这样悄悄地向前走着，我的身体

并未好起来。有天晚上，爱人去参加朋友聚

会，我那天的情绪非常低落，迫切想去一个

遥远的地方安安静静地待着。我先在电话里

和母亲说了一堆莫名伤感的话，然后给爱人

打电话，像交代后事一般，他在电话里轻声

问我：“你想去哪儿呀？”“开车上高速，走到

哪算哪儿。”“你夜里不能动车，别挂电话，我

马上回家陪你去。”他可能意识到了我不是

在开玩笑，努力安抚着我的情绪。我坐在漆

黑的车里，头疼欲裂，接到他电话的邻居忽

然拉开车门，和我唠嗑，我却抑制不住地泪

眼蒙眬，匆匆而归的爱人好言劝慰着，搂着

我回了家，给忧心忡忡的母亲报平安。

次日清晨，爱人和我开车到省会医院就

诊，两个科室确诊为中度抑郁，他仔细询问

医生日常需要注意的事项，和我执手相看泪

眼，竟无语凝噎。回来后，他陪我外出旅游散

心，想方设法逗我开心，分担压力，陪我慢慢

地走出了那段充满阴霾的日子。

“愿你三冬暖，愿你春不寒，愿你天黑有

灯，下雨天有伞，愿你不孤单，总有良人伴。”

这美好的祝愿，常萦绕在心，如果还有下辈

子，我还愿意寻眼前之人，执子之手，与子偕

老。

真情

旧事

记事本

攸县皇图岭镇一角，

阡陌交通，屋舍俨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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湮灭的往事

彭新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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